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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江南，闲坐木格窗下，翻阅清少纳
言 《枕草子》，有如清风飒至，明月入怀。
窗外栀子飘香，蜻蜓旋舞霞光里，蝉鸣和蛙
声如悠远的笛声，乡愁汹涌而至。

燠热夏日，老屋门前池塘里荷花盛开，
蜻蜓翻飞，河鲜泼刺，荷叶青青，叠翠涌
波，层层远去。粉白荷花追波逐浪，踏波而
行，把一汪碧水，渲染得华丽而鲜亮。

蜻蜓沾清荷，点水款款飞。菰蒲凝绿，
水汽氤氲，水墨蜻蜓，恍如走进齐白石清幽
的画境里。工笔兼写意，真趣流泻，清凉与
清欢，内心波光旖旎。

清浅时光里，脑际总是浮现出温馨的画
面，踏着放晚学的袅袅钟声，沐浴着绯红的
霞光，我们蝴蝶般地跳跃在乡间小路上，鲜
嫩的小嘴里飞出《红蜻蜓》动听的歌声。

歌声像快活的风儿，横掠过澄澈的河
水，滑进远处苍苍莽莽的苇丛中，融进远处
田埂上牧童咿咿呀呀的柳笛声里。

残阳濡染，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在
西天扇状展列的云霞里，蜻蜓们在追逐、嬉
戏、跳舞，像打谷场上疯闹的乡下孩童，尽
情地放飞透明的快乐。

晚霞中的红蜻蜓，充满了诗意的伤感。
蜻蜓小巧而清秀，透明的翅膀上布满了黑色
的纹路，似桑叶的经络，似祖母饱经风霜的
额头。长长的尾巴柔软而细长，如古代仕女
发髻上斜插的玉簪。荷花散发着俗世的慈悲
光芒。黄昏时分，天幕秾丽。蜻蜓一撞一撞
地飞，利索，迅疾，莽撞。

红蜻蜓的眼睛，卤汀河水般澄亮，舞姿
天使般优雅高贵。绿蜻蜓，纤细如草茎，绿
色的身子，狭长的翅翼。霸王蜻蜓，眼睛鼓
凸着，尾部笔直，飞起来霸气十足，像一架
架呼啸而过的飞机，划过纯蓝的天空，留给
我们痴痴的遐想。

在滴露的清晨或诗意的黄昏，蜻蜓们如
身穿红裙的少女，如一朵娇艳的火苗，闪着
绚烂的光芒，穿越在茂密的芦苇和菰蒲间，
成为我们夏日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乡下孩童常常折一根芦秆，把顶端折成
三角形，固定好，再到处寻找蜘蛛网，让蛛
网绕在竹杆顶端。觉得很有粘劲了，就举着
竹竿四处寻找蜻蜓。蜻蜓站立在草尖上，如
参禅的高僧，一动不动。蜻蜓虽然眼尖，但
误撞到三角网上，纵然力气再大，无奈翅膀
粘住了，怎么也飞不脱。

有时把逮来的蜻蜓放进蚊帐里。里面的
蚊子被蜻蜓追得无处躲藏，乖乖地束手就
擒。有蜻蜓相伴，清凉夏夜，我们睡得香
甜。伴随蛙鼓虫鸣，我们的梦境如天边一抹
清远的月色。

有时，蜻蜓故意戏弄孩子，没有靠近
时，它飞得又慢又低。蹑手蹑脚挨近，它翅
膀一振，呼的一下飞远了。那双透明的翅膀
在阳光下闪着俏皮的光芒，逗得大家额头上
汗珠直流。此种情趣，正如汪曾祺笔下所
叙：玩蜻蜓有一种恶作剧的玩法：掐一根狗
尾巴草，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一撒手，
蜻蜓就带着狗尾巴的穗子飞了。

临水而居，近荷心香，荷风沁凉。荷花
与蜻蜓你侬我侬，恍若天然的工笔水墨。蜻
蜓仿佛翩若惊鸿的洛神，体态轻盈，娇花照
水。如一片闲云，投影湖面，晕开一圈似是
而非的涟漪。

霞光中飞舞的蜻蜓，激起我们飞翔的欲
望和美妙的憧憬。凝望舞姿曼妙的红蜻蜓，
我们内心乡情涌动，溢满温馨和感动。

清荷中翩跹的蜻蜓，是一幅色调明快的
风俗画，是一首酣畅淋漓的抒情诗。守着蜻
蜓过夏，如揽星月入怀，掬一捧月色洗脸，
眄庭中枝柯如藻荇交横，任乡愁汩汩流淌。
蜻蜓相伴，夏天漫长而清凉。

水墨蜻蜓
宫凤华

国画里，画一茎高挺的风荷，往往有一朵出水
的小蕾不远不近地与之呼应。这样的呼应，是凝望，
是欣赏，是探询，是对话，是懂得，是耳语，是倾听，是
呵护，是拥抱……一纸清荷，叶叶之间，叶花之间，在
构图上便形成这样一种“顾盼生情”的美学和关系。

一位画家朋友在合肥亚明艺术馆有个画展，秋
日下午，我去观展，一进展厅，荷的清气与仙气扑
面：宣纸上，叶与叶相依顾盼，花与花凝眸顾盼，高
处的新叶与低处的枯叶俯仰顾盼，翠鸟与游鱼隔水
顾盼……真是叶叶生情，笔笔有情。我看着这些
图，顿觉生命可喜。

我们也是这样啊，与父母兄弟，与师长同学，与
同事友人，与爱人和过客，构成这样的“顾盼”关
系。我们目光交汇，我们十指相扣。我们有欢喜，
有牵挂，有深深记得，有午夜梦回蓦然想起。我们，
就这样，相互顾盼，生出深切的感动和绵长的情意，
生命像一纸的风吹莲动。

人生长路，长的是寂寞，我们上下求索，无非求
一个人，在光阴流转里，能跟自己结成完美的顾盼
关系。我抬眉凝望时，你刚好折身过来，以目光迎
接。我骄傲时，你躬身俯首垂听。不管姿态如何变
换，始终，我们在一张尘世宣纸里——在顾盼之间，
生命闪耀出万千光辉。

没有顾盼的人生，是没有在人间扎根的人生。
在没有顾盼的人生里，每一步，都似悬崖独步。

李清照写《摊破浣溪沙》一词时，彼时人已南
渡，又值暮年，亲朋故旧半零落。“病起萧萧两鬓华，
卧看残月上窗纱。”老病对黄昏，顾影自怜，身如风
雨中一飘萍，曾经那
个与她对望的人早已
在战争与离乱中永远
失散。遥想多年前，
她还是闺中思妇，红
藕香残时节，她轻解
罗裳，独上兰舟。那
时，秋水之上，零落的
红荷也如兰舟。那
时，她可以小忧伤，可
以嗟叹“一种相思，两
处闲愁”。因为那时，
爱人还在这个世上，
她可以等待云中锦书
来。在隔着漫漫风烟
的某个窗口，一定有
夫君的目光越过山水
而 来 ，抵 达 她 的 兰
舟。如今，她生命里
已经了无顾盼，她是

连相思与闲愁也不提了，惟说病枕上的诗书，惟说
寄客生涯里的风雨。

台湾女作家琦君在一篇散文《吃大菜》里写：
“从厨房的玻璃房，我和母亲目送父亲和二妈并肩往
大门走去，父亲体贴地为她披上狐皮领斗篷，一定是
双双跨上马车走了。”这个琦君的二妈，是琦君父亲
娶的二房，她父亲常带漂亮的二房出门上馆子吃西
餐，留下琦君母亲在家里吃传统中餐。即便是父亲
在家吃饭，父母也不同桌，父亲和二房在客厅吃，母
亲和厨子们在厨房吃。父亲把温柔和尊重都给了
来自杭州的漂亮洋气的二房，只有母亲，在某个角
落，无言远望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幸福和温暖。母
亲隔着玻璃房目送丈夫，丈夫不会回眸看一眼身为
乡下女人的原配，他们之间不会有目光的对接和交
汇，不会有情感上的懂得与疼惜。他眼里春光旖旎，
她眼里是人生荒原。琦君母亲常自言自语，形容自
己是“我就是拿菜篮挑水的人，都挑一辈子啰！”

人生几十年过去，到琦君中年时，父母也早已
过世，琦君忆及母亲，忆及母亲的孤独、辛劳和容
忍，依旧心疼不已。书里，那篇文章的末尾，附了一
幅插图：黄色的竹篮里盛满了水，水里有莲，一大一
小两朵红莲静静开放，如有所语。我想，这两朵红
莲，一朵是琦君，一朵是她母亲吧。爱若为篮，是能
盛水养莲的。隔了三十多年光阴，她在文字里依然
与慈母有着顾盼。

没有顾盼关系的绘画构图，墨色之间总是少了
情意。没有顾盼的感情世界里，所有的凝望，只是
一次有去无返的漫漫单程。

顾盼
许冬林

一方土墙，撑着低垂的屋檐。檐上覆着茅草，
风吹日晒，已然成了灰黑色。这样的屋檐之下，历
来都是多情之地。

檐下，有动物之情。燕子与麻雀，是屋檐下的
常客。檐下的鸟窝，与日升日落，是同一节奏的。
当东方鱼肚翻白时，清脆的鸟鸣亦随之而起。直至
日薄西山，鸟窝渐归宁静。鸟儿是聒噪的孩子，喋
喋不休，却又惹人生怜。

屋檐下，有了鸟窝，那便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燕子也好，麻雀也罢，有了它们，檐下也多了生气，
一下子活泼起来。不时有调皮的孩子，试图抄它们
的家，但无一例外遭到大人们的呵斥。似乎，住得
久了，这外来之客也成了檐的一部分。

檐下，亦有人之闲情。累了，倦了，往檐下一坐。
檐下，大多有着石条，是砌房子时剩下的，顺手堆在檐
下；又或者，有木桩，可供人坐。男人们往檐下一坐，
眯着眼，叼着烟，那便是一天中难得的闲适时光。女
人们更喜欢三五成群，聚在檐下，手里做着活儿，嘴里

闲话家常，檐下热热闹闹，鸟语不断，人声鼎沸。
在檐下，夏可乘凉，冬可晒暖。夏日里，竹床就

放在檐下。太阳一下山，檐下就热闹起来。躺在竹
床上，摇着蒲扇，时不时向着左邻右舍喊话。到了
冬天，在阳光充足的午后，晒暖的人不约而同来到
檐下，闲话人生悲喜。

很多的情，是在檐下诞生的。
总难免又这样的时候。当一个人急匆匆赶路，

可天公不作美，偏偏下起了雨。前路还长，于是左
顾右盼，找了个有屋檐的地方，一溜小跑着躲进了
檐下。主人家热情，见状端来热水，暖胃之余，心头
亦暖了。三两句闲聊，客人被邀进了屋里。过后，
免不了礼尚往来。一来二往，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
人，就此成了熟络之友。

谁的心头，没有过那么一方屋檐？檐下，有自
然之趣，有休闲之乐，有父慈母爱，还有种种奇趣乐
谈。时光荏苒，檐下已渐消散于现实，却从此在心
间驻扎下来。

檐生情
郭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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